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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
蝶影
小 蝶

音
樂
劇
一
直
是
美
國
百
老
匯
的
招
牌
演
出
，

上
世
紀
七
八
十
年
代
英
國
倫
敦
西
區
的
音
樂
劇

亦
開
始
與
百
老
匯
分
庭
抗
禮
，
同
樣
是
遊
客
必

到
的﹁
觀
光
點﹂
之
一
。
有
些
經
典
的
音
樂
劇

甚
至
一
演
便
好
幾
百
場
，
而
且
又
會
以
不
同
的

演
員
組
合
一
演
再
演
，
︽
悲
慘
世
界
︾
、
︽
貓
︾
等

聞
名
全
球
的
音
樂
劇
便
是
長
演
長
有
的
好
例
子
。
其

中
有
些
外
國
製
作
更
會
來
港
演
出
，
例
如
去
年
的

︽
歌
星
魅
影
︾
和
最
近
的
︽
萬
花
嬉
春
︾

︵Singing
in
the
R
ain

︶
。
我
看
了
前
者
，
不
知
是

否
並
非
首
次
觀
看
，
預
先
知
道
此
劇
最
吸
引
的
舞
台

效
果
，
因
而
失
去
那
種
驚
豔
的
感
覺
，
看
後
沒
有
留

下
深
刻
印
象
。

若
說
香
港
音
樂
劇
的
起
源
，﹁
維
基
百
科﹂
指
出

﹁
香
港
首
個
原
創
音
樂
劇
是
七
十
年
代
的
︽
白
孃

孃
︾
，
而
香
港
話
劇
團
於
一
九
八
零
年
曾
演
出
翻
譯

成
廣
東
話
的
百
老
匯
音
樂
劇
︽
西
城
故
事
︾
，
此
後

愈
來
愈
多
團
體
製
作
音
樂
劇
…
…﹂
。

關
於
這
些
資
料
，
我
有
一
些
補
充
。
︽
白
孃
孃
︾
雖
是
原

創
，
但
卻
是
以
國
語
演
出
，
由
香
港
演
藝
學
院
前
院
長
盧
景
文

執
導
，
潘
迪
華
飾
演
白
孃
孃
，
台
灣
歌
星
鮑
立
飾
演
許
仙
，
森

森
和
喬
宏
分
別
飾
演
小
青
和
法
海
。
作
曲
是
顧
嘉
煇
，
他
於
劇

中
的
其
中
一
首
作
品
︽
愛
你
變
成
害
你
︾
今
天
已
成
為
很
多
歌

星
喜
歡
重
唱
的
歌
曲
，
數
星
期
前
汪
明
荃
便
曾
在
︽
靚
聲
王
︾

中
演
唱
此
曲
。

至
於﹁
維
基
百
科﹂
謂
香
港
話
劇
團
曾
於
一
九
八
零
年
演
的

廣
東
話
版
百
老
匯
音
樂
劇
︽W

est
Side

Story

︾
的
正
確
中
文

譯
名
是
︽
夢
斷
城
西
︾
，
而
非
︽
西
城
故
事
︾
。
︽
夢
︾
劇
由

鍾
景
輝
執
導
，
當
年
的
兩
位
電
視
小
生
伍
衛
國
和
萬
梓
良
分
別

飾
演
兩
個
組
別
的
男
主
角T

ony

，
女
主
角M

aria

一
角
則
由
早

已
淡
出
演
藝
界
的
張
寶
之
飾
演
。
張
寶
之
的
哥
哥
張
之
珏
負
責

將
百
老
匯
的
原
劇
本
改
編
，
廣
東
歌
詞
則
由
黃
霑
填
寫
。
此
劇

乃
香
港
首
齣
以
廣
東
話
演
繹
的
百
老
匯
音
樂
劇
，
音
樂
和
歌
唱

是
預
早
錄
好
的
，
即
並
沒
有
現
場
樂
隊
伴
奏
。

香
港
首
齣
在
劇
院
內
出
現
現
場
樂
隊
伴
奏
的
音
樂
劇
亦
是
由

香
港
話
劇
團
製
作
，
但
卻
是
八
年
後
的
事
情
了
。
一
九
八
八

年
，
陳
尹
瑩
將
︽C

abaret

︾
搬
上
香
港
舞
台
，
劇
名
改
為
︽
有

酒
今
朝
醉
︾
，
歌
詞
和
劇
本
翻
譯
均
由
陳
鈞
潤
包
辦
。
自
此
之

後
，
香
港
演
員
便
開
始
發
展
參
演
要
在
舞
台
上
現
場
既
演
且

唱
，
還
要
跳
舞
的
戲
劇
類
型
。

黃
霑
和
顧
嘉
煇
以
前
雖
然
合
作
無
間
，
合
作
作
曲
作
詞
的
歌

曲
無
數
，
但
他
們
一
起
創
作
的
廣
東
話
音
樂
劇
其
實
只
有
一

齣
，
就
是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政
府
為
了
在﹁
沙
士﹂
後
激
勵
港
人

士
氣
而
號
召
旗
下
三
個
藝
術
團
體
聯
合
創
作
和
演
出
的
︽
酸
酸

甜
甜
香
港
地
︾
，
那
是
改
編
自
本
版
另
一
位
作
者
何
冀
平
於
二

零
零
一
年
上
演
的
原
創
劇
︽
明
月
何
曾
是
兩
鄉
︾
的
音
樂
劇
。

音樂劇在香港

那
一
年
到
中
山
大
學
，
校
方
安
排
我
住
宿
，
一
邊

是
華
美
的
現
代
賓
館
，
一
邊
是
一
座
獨
立
的
西
式
老

房
子
，
文
學
院
鍾
院
長
說
，
老
房
子
裝
修
設
施
差
一

點
，
沒
有
上
網
沒
有
電
視
，
洗
手
間
也
比
較
簡
單
，

一
向
喜
歡
斷
壁
殘
垣
舊
建
築
的
我
選
了
老
房
子
。
這

所
特
別
的
房
子
建
於
一
九
一
四
年
，
位
於
中
山
大
學
康
樂

園
一
片
老
松
古
柏
之
中
，
為
嶺
南
大
學
時
期
建
築
。
風
格

中
西
合
璧
，
古
樸
雅
致
，
是
嶺
南
風
格
與
西
洋
建
築
藝
術

結
合
的
典
範
，
已
有
上
百
年
歷
史
。
美
國
芝
加
哥
的
伊
沙

貝
．
布
勒
斯
頓
︵
黑
石
︶
夫
人
出
資
，
為
擔
任
過
嶺
南
學

堂
中
山
大
學
前
身
校
長
的
鍾
榮
光
博
士
修
建
的
寓
所
，
為

紀
念
捐
建
者
取
名﹁
黑
石
屋﹂
。
鍾
榮
光
先
生
是
著
名
教

育
家
，
一
八
九
四
年
中
舉
人
，
擅
長
八
股
文
，
後
加
入
孫

中
山
的
興
中
會
，
參
與
反
清
革
命
活
動
。
一
八
九
九
年
受

聘
為
美
國
教
會
學
校
廣
州
格
致
書
院
︵
嶺
南
大
學
前
身
︶

任
漢
文
教
習
。
後
出
任
嶺
南
學
堂
教
務
長
、
嶺
南
大
學
董

事
會
主
席
，
一
九
二
八
年
嶺
南
大
學
收
歸
國
人
自
辦
，
任

第
一
任
華
人
校
長
。

講
座
完
，
已
是
夜
晚
十
一
點
多
，
校
園
沒
什
麼
人
，
很

靜
，
走
進
黑
石
屋
，
燈
光
有
些
暗
，
裝
潢
陳
舊
，
上
下
兩

層
，
房
間
還
是
當
年
的
分
隔
。
我
對
老
房
子
特
別
有
興
趣
，
好
奇
地

到
處
看
，
黑
紫
色
的
地
板
壁
板
，
樓
梯
也
是
木
製
的
，
大
廳
有
吊

扇
。
房
間
設
施
真
的
很
簡
單
，
地
板
踏
上
去
有
些
聲
音
，
我
選
了
一

間
可
能
是
主
人
房
的
房
間
住
下
。
那
一
晚
，
整
個
別
墅
裡
只
有
我
一

個
住
客
，
連
看
門
的
人
也
不
知
去
了
哪
裡
。
躺
在
吱
吱
作
響
的
床

上
，
冬
月
竟
然
有
蚊
子
，
可
見
很
久
沒
有
人
住
過
，
四
周
太
黑
，
只

有
打
開
窗
簾
，
十
二
月
的
颶
風
吹
動
大
樹
松
濤
不
絕
於
耳
，
搖
曳
的

樹
影
在
床
上
晃
動
。

一
九
二
二
年
六
月
，
陳
炯
明
叛
變
攻
打
粵
秀
樓
，
叫
喊﹁
打
死
孫

文
！﹂
。
宋
慶
齡
顧
全
大
局
，
臨
危
不
懼
，
若
同
孫
中
山
一
同
行
動

易
被
發
現
，
堅
持
留
下
來
掩
護
孫
中
山
秘
密
撤
離
。
為
免
叛
軍
追

殺
，
宋
慶
齡
四
處
躲
避
，
孤
身
一
人
化
裝
秘
密
來
到
嶺
南
大
學
，
被

校
長
鍾
榮
光
隱
藏
在
自
家
寓
所
，
就
是
這
座
黑
石
屋
。
何
香
凝
在

︽
我
的
回
憶
︾
一
文
中
寫
到
她
尋
找
宋
慶
齡
的
經
過
：﹁
我
帶
好
了

口
令
第
二
天
再
找
，
最
後
才
打
聽
到
孫
夫
人
在
她
的
朋
友
家
裡
暫

住
，
我
在
嶺
南
大
學
一
所
房
子
裡
找
到
她
，
孫
夫
人
在
途
中
小
產

了
。﹂
廖
夢
醒
在
︽
我
認
識
的
宋
慶
齡
︾
的
悼
念
文
章
中
說
：﹁
由

於
緊
張
和
勞
累
，
到
嶺
南
大
學
鍾
榮
光
家
她
就
流
產
了
。﹂

久
久
不
能
入
睡
，
並
不
是
害
怕
，
也
許
就
在
這
間
房
間
，
這
種

颶
風
之
夜
，
孫
夫
人
記
掛
着
丈
夫
安
危
，
提
防
着
隨
時
會
衝
進
來

的
叛
軍
，
忍
着
隱
痛
之
軀
，
不
知
前
景
吉
凶
，
也
聽
到
這
些
松

濤
，
看
到
這
些
樹
影
吧
？
靜
謐
的
房
子
，
好
像
有
什
麼
話
要
對
我

說
…
…

黑
石
屋
還
在
，
現
是
中
山
大
學
貴
賓
樓
，
已
經
裝
修
得
富
麗
堂

皇
，
淺
色
橡
木
地
板
，
隱
藏
的
暖
色
壁
燈
，
白
色
沙
發
，
西
式
大

床
，
講
究
的
洗
手
間
，
只
怕
是
再
也
找
不
回
當
年
的
味
道
。

黑石別墅

香
港
居
民
晚
上
的
主
要
節
目
就
是
看
電
視
，
創
意
並

不
高
，
看
得
多
覺
得
沉
悶
。
最
近
加
拿
大
親
戚
回
來
探

親
，
來
港
第
一
件
事
，
就
是
到
深
水
埗
黃
金
商
場
購
買

七
百
五
十
元
的
互
聯
網
電
視
解
碼
器
。
我
就
問
他
們
，

﹁
為
什
麼
你
們
不
看
翡
翠
明
珠
台
？﹂
他
們
說
：﹁
我

們
也
有
看
，
不
過
，
沒
有
太
多
味
道
。
一
看
新
聞
，
就
看
到

有
幾
個
議
員
不
停
地
搗
亂
，
經
常
如
此
，
所
有
加
拿
大
的
華

人
都
說
為
什
麼
香
港
弄
到
這
樣
子
？﹂
看
多
了
，
就
覺
得
反

感
。
有
了
互
聯
網
電
視
解
碼
器
，
全
世
界
的
電
視
台
都
可
以

收
看
，
節
目
多
姿
多
彩
，
拓
展
眼
界
，
不
會
成
為
井
底
之

蛙
。原

來
，
加
拿
大
華
人
最
喜
歡
看
的
是
內
地
的
電
視
台
，
有

二
百
個
頻
道
，
劇
集
出
色
。
他
們
說
，
歷
史
劇
內
地
拍
得
非

常
吸
引
，
有
文
化
內
涵
，
製
作
認
真
，
故
事
的
鋪
排
也
非
常

嚴
謹
。
內
地
的
綜
藝
節
目
更
加
出
色
，
不
會
來
來
去
去
都
是

用
那
幾
個
人
。
例
如
中
央
第
三
台
，
由
中
國
各
地
的
群
眾
請

纓
上
台
，
表
現
他
們
的
才
藝
，
唱
歌
的
、
跳
舞
的
、
雜
技
的

都
有
，
水
平
並
不
是
一
般
，
達
到
了
職
業
級
別
。
有
一
些
群

眾
，
訓
練
小
狗
，
不
但
會
做
算
術
題
，
還
能
表
演
雜
技
。
而

中
央
第
十
台
，
則
有
很
多
稀
奇
古
怪
的
地
理
雜
誌
欄
目
，
帶

你
暢
遊
大
江
南
北
，
解
釋
地
理
的
特
別
現
象
，
有
些
河
流
會

變
色
，
有
一
些
河
流
會
預
報
天
氣
，
有
一
些
奇
山
異
石
和
山

洞
，
你
見
也
沒
有
見
過
。
許
多
人
都
奇
怪
，
為
什
麼
中
國
近

年
的
工
業
技
術
發
展
那
麼
快
？
中
央
第
十
台
有
很
多
群
眾
自

發
創
新
發
明
的
人
物
介
紹
，
中
國
的
農
業
收
割
採
用
了
許
多

自
動
化
的
機
械
，
採
摘
棉
花
和
番
茄
、
蘋
果
，
都
可
以
用
機

械
解
決
。
殺
魚
打
鱗
，
又
快
又
好
，
而
無
人
飛
機
可
以
幫
助
播
種
和
噴

殺
蟲
劑
。
對
於
常
見
病
的
預
防
工
作
，
電
視
台
也
做
得
非
常
好
，
經
常

有
醫
學
教
授
向
觀
眾
講
解
病
理
和
治
療
的
方
法
，
不
同
的
手
術
會
有
什

麼
不
同
的
效
果
，
包
括
老
年
人
的
眼
病
：
黃
斑
病
變
也
有
具
體
的
醫
療

方
式
的
介
紹
。

如
果
喜
歡
聽
唱
歌
的
，
第
十
五
台
每
晚
都
有
精
彩
的
歌
曲
表
演
，
百

聽
不
厭
。

三
十
個
地
方
電
視
台
，
各
有
不
同
的
電
視
劇
集
，
反
映
當
前
的
社
會

問
題
和
矛
盾
衝
突
，
也
有
古
代
歷
史
的
劇
集
，
氣
勢
雄
偉
。
如
果
想
知

道
世
界
大
事
，
內
地
電
視
新
聞
節
目
的
特
點
是
材
料
多
，
分
析
多
，
古

今
中
外
，
都
涵
蓋
了
。
多
看
這
些
電
視
台
，
人
的
知
識
也
大
大
增
加

了
，
世
界
變
化
的
趨
勢
也
掌
握
了
。
香
港
的
電
視
台
沒
有
世
界
的
視

野
，
局
限
了
觀
眾
的
思
維
，
有
點
愚
民
政
策
，
香
港
的
房
屋
問
題
、
居

住
問
題
、
貧
富
懸
殊
問
題
，
都
只
有
一
個
答
案
，
因
為
香
港
沒
有
民
主

選
舉
。
那
麼
美
國
、
英
國
、
加
拿
大
早
已
經
一
人
一
票
了
，
也
有
這
種

情
況
，
卻
沒
有
人
能
夠
解
釋
清
楚
。

網上電視讓你開闊視野 古今
談
范 舉

PM
Q

是
個
好
地
方
，
活
化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建
成
的
已
婚
公
務
員

宿
舍
，
演
化
成
不
同
創
意
領
域
，
尤
以
時
尚
為
重
的
中
心
。
這
裡
，

可
以
說
雖
未
曾
有
媒
體
大
量
報
道
，
然
而
新
銳
、
叫
人
眼
前
一
亮
以

百
計
品
牌
並
設
計
師
面
對
面
，
是
個
尋
求
香
港
設
計
新
力
量
的
精
彩

空
間
。

浮
出
半
天
空
閒
，
遊
走PM

Q

。
首
先
吸
引
眼
球
的
，
是
這
家
叫
三
匠
的

小
店
，
其
中
一
部
分
展
品
，
以
不
同
布
料
重
新
組
合
香
港
服
飾
：
旗
袍
或

相
關
衣
裳
、
飾
物
，
例
如
柔
軟
輕
巧
小
羊
皮
製
成
傳
統
小
企
領
，
但
以
不

規
則
、
不
對
稱
剪
裁
構
造
的
小
披
肩
，
隨
意
往
頸
項
一
披
，
既
富
傳
統
韻

味
，
又
不
失
年
輕
前
衛
氣
息
，
即
是
：
不
落
俗
套
、
不
老
套
！

品
牌
叫
新
衣
如
初
，
然
後
認
識
它
的
設
計
師
，Janko

林
春
菊
。

新
衣
如
初
，
設
計
理
念
：
惜
物
，
即
是
環
保
！

尋
找
牛
仔
舊
衣
，
拆
除
，
將
曾
經
為
人
民
服
務
，
但
愈
洗
愈
漂
亮
的
牛

仔
布
剪
裁
成
精
簡
、
年
輕
小
旗
袍
，
加
上
精
緻
小
盤
扣
、
嬌
俏
蕾
絲
等
心

機
細
節
。
這
新
衣
，
是
有
過
去
、
有
歷
史
的
新
衣
。

當
然
林
春
菊
系
列
還
有
豐
富
的
其
他
衣
服
品
種
。

那
天
安
排
央
視
國
際
頻
道
拍
攝
隊
伍
將
筆
者
的
訪
問
部
分
放
在PM

Q

並
三
匠
拍
攝
。
三
匠
隔
壁
的
店
子
風
格
完
全
相
反
，
路
過
，
眼
尾
瞄
到
，

眼
球
被
吸
引
，
立
即
回
頭
，
驚
艷
啦
！

這
便
是PM

Q

的
功
能
：
好
一
道
窗
口
、
平
台
。

作
品
的
主
人
叫Y

eung
C
hin…

…

楊
千
？
楊
遷
？
反
正
設
計
師
的
品
牌

是
他
的
名
字
，
也
可
能
是
個
外
號
，
按
他
的
原
意
、
命
名
、
寫
法
便
是
。

有
一
種
設
計
叫
顛
覆
。

有
一
種
設
計
叫
解
構
。

Y
C

的
作
品
都
帶
有
以
上
的
特
質
，
但
又
不
全
中
。

衣
服
及
飾
物
的
設
計
新
穎
，
但
非
顛
覆
得
不
近
人
情
，
當
中
趣
味
性
豐

盛
。

說
是
解
構
，
似
乎
又
非
自
傳
統
、
固
有
中
釋
放
出
來
。
他
的
手
法
全
新
，
走
進Y

C

零
售
與
工
作
坊
共
用
的
店
子
，
看
他
在
模
型
公
仔
身
上
用
布
片
一
塊
一
塊
拼
合
，
嘗

試
以
不
同
角
度
、
不
同
可
能

性
將
布
料
組
織
成
新
型
態
，

忽
爾
明
白
，Y

eung
C
hin

在

結
構
，
並
非
解
構
，
不
過
採

用
個
人
手
法
，
與
已
成
立
的

固
有
模
式
試
驗
分
離
。

未
參
觀
完
，
已
點
名
定
買

心
水
品
物
，
雖
非
藝
人
要
穿
出

語
不
驚
人
死
不
休
的
風
格
，
但

當
它
們
藝
術
品
，
收
藏
。
當
它

們
功
課
學
習
模
型
，
貫
徹
學
無

前
後
、
達
者
為
先
的
精
神
。

學無前後 達者為先 此山
中

鄧達智

一
班
常
常
在
酒
吧
歡
樂
時
光
飲

啤
酒
談
天
的
朋
友
，
約
在
一
起
到

灣
仔
鴻
星
吃
飯
，
先
點
了
煎
皮
蛋

來
配
紅
葡
萄
酒
，
然
後
便
踏
入
烈

酒
的
主
題
。
我
們
帶
了
兩
瓶
半
烈

酒
，
半
瓶
蘇
格
蘭
威
士
忌
，
一
瓶
日
本

威
士
忌
，
一
瓶
中
國
著
名
的
茅
台
。

日
本
蒸
餾
威
士
忌
，
近
年
闖
出
名

堂
，
被
酒
評
家
譽
為
第
一
。
想
起
最
近

看
的
日
劇
，
講
述
的
就
是
這
位
花
了
幾

十
年
光
陰
在
蒸
餾
威
士
忌
中
，
遇
到
多

少
挫
折
也
和
其
蘇
格
蘭
妻
子
為
理
想
而

全
力
以
赴
，
終
於
成
為
日
本
威
士
忌
第

一
人
，
酒
就
是
以
他
的
姓
氏
來
命
名
為

竹
鶴
，
但
現
今
最
出
名
的
，
是
他
在
北

海
道
余
市
奮
鬥
了
幾
十
年
、
以
該
市
為

名
的
威
士
忌
，
據
說
賣
到
斷
市
。

我
們
中
國
的
酒
，
很
少
以
個
人
來
命
名
，
多
數

是
以
釀
造
的
地
方
來
命
名
，
最
著
名
的
茅
台
便

是
，
洋
河
、
武
陵
和
西
鳳
的
大
曲
也
是
。
只
要
一

提
起
這
些
地
方
，
好
酒
之
人
便
立
即
想
起
了
當
地

的
酒
。
到
貴
州
而
不
參
觀
一
下
茅
台
鎮
的
酒
廠
，

便
有
了
點
遺
憾
。
可
是
到
日
本
北
海
道
旅
遊
，
卻

鮮
有
人
提
起
余
市
這
個
地
方
。

飲
酒
的
歷
史
名
人
，
首
推
李
白
，
所
以
我
們

中
國
有
詩
仙
太
白
陳
曲
，
日
本
也
有
李
白
大
吟
釀

米
酒
。
喝
這
兩
種
酒
時
，
能
不
想
起
李
白
的
詩

句
：﹁
五
花
馬
，
千
金
裘
，
呼
兒
將
出
換
美
酒
，

與
爾
同
銷
萬
古
愁﹂
的
人
，
相
信
是
萬
中
無
一

吧
？台

灣
最
出
名
的
酒
自
然
是
金
門
高
粱
，
記
得
多

年
以
前
，
我
和
當
時
的
黨
外
人
士
司
馬
文
武
、
愛

貓
的
女
作
家
心
岱
和
首
位
到
中
國
作
採
訪
報
道
的

徐
璐
，
一
起
參
觀
金
門
酒
廠
，
當
時
的
司
令
官
，

特
別
讓
我
們
喝
了
金
門
高
粱
中
的
二
鍋
頭
。
喝
罷

出
來
，
幾
個
人
走
在
田
野
地
裡
，
不
勝
酒
意
，
紛

紛
躺
在
草
地
上
休
息
。

如
今
，
這
幾
位
同
飲
高
粱
的
朋
友
，
好
久
好
久

沒
有
聯
絡
了
；
眼
前
同
喝
烈
酒
的
，
是
偶
而
在
歡

樂
時
光
裡
一
聚
的
新
朋
友
。
唉
！
與
爾
同
銷
萬
古

愁
吧
！ 烈酒酒話

雙城
記

何冀平

隨想
國

興 國

車子從牡丹江市往西南方向開，一路上車窗外掠
過的盡是榆樹、椴樹、楊樹、松樹、白樺樹，綠色
田野中不時躥出簇簇叫黃花的菊花叢，向日葵黃黃
的向着太陽張開笑臉，讓人心情舒暢。忽見「紫菱
湖」三個字出現，以為差不多到了，原來不是，那
是一口私人湖。車子繼續前行，經杏山，約兩個小
時後到達寧安縣境內的鏡泊湖。
鏡泊湖古稱「忽汗海」，是經歷過五次火山爆
發，玄武岩漿流阻塞牡丹江河床而形成的中國最
大、世界第二大的高山堰塞湖。我們沿着俗稱「劉
少奇道路」的木板小徑往前走，據稱，當年劉少奇
在鏡泊湖休養期間，經常沿這小道散步。呈S形的
鏡泊湖，南北長四十五公里，平均寬度二千至三千
米，最寬處達六千米，最窄處一千五百米，湖面面
積約九十點三平方公里，號稱「百里長湖」。
目標是號稱「中國懸崖跳水第一人」的狄煥然的

跳水表演，上午一場，下午一場。我們趕的是上午
場，抵達那口湖時，觀看的男男女女已經全佔據最
好的位置，幾乎再沒有容身之地了。而且人人都撐
着陽傘遮陽，我好不容易擠到前面去，稍一動彈就
會碰到旁邊高舉的傘，烈陽下，好在大家都願耐心
等待，倒也相安無事。眼下的湖面靜悄悄，突然，
歡呼聲、掌聲爆發，定睛一看，只見對面懸崖上出
現一位中年壯漢，他走到崖邊，脫下披着的浴巾，
對着歡呼的觀眾招手，做了暖身動作，觀眾屏息等
待，但見他縱身一跳，直插二百多米的水面，頃刻
便冒出頭來，圍觀者掌聲如雷。狄先生招手致意，

很快游向崖邊，沿着岩石爬向原處，稍息，又再做
第二度跳水。跳完後，他又爬回起跳點，收拾行
裝，遠去。大概再做下午跳水的準備功夫去了。旁
邊的人說，可以和他合影，索取他的簽名相冊呀，
不過世上沒有免費午餐，要付費的啦！那是自然
的，狄先生已入健力士紀錄，有麝自然香！
鏡泊湖風景區是國家級重點風景名勝區，集旅

遊、避暑和療養功能於一身，到處都是黑色的火山
岩分佈，一進門口，便見到指示牌寫着「漂流出發
點」、「金達萊餐廳」、「鏡泊大瀑布」、「民俗
博物館」、「鏡泊大峽谷」、「歡樂不夜城」、
「龍江第一谷」、「中國野遊谷」。一進入掛着
「朝鮮民俗村」的牌坊，一股朝鮮風就撲面而來，
連洗手間也是朝鮮式，朝鮮文就更不用說了。餐館
賣的是朝鮮冷麵，服裝店外面掛的是朝鮮民族服
裝，如果你不想買，只是想扮成朝鮮族過一下旅遊
癮拍照的話，也可以租借衣服穿。這裡是「神龜入
水」，那裡是「石來運轉」，景點處處，忽見一座
漢白玉觀音坐像在眼前，前面擺着「功德箱」，成
全善信參拜。
吊水樓瀑布是其標誌性景觀，但可惜必須水大的

時候才能看到。我們去的時候因為湖的水面下降，
吊水樓瀑布也乾了，沒有想像中的雄偉景色可看，
只好退而求其次。鏡泊湖大峽谷景色誘人，小溪裡
有許多大石頭，溪水潺潺而過。在亂石中走到一處
地方，見到高高的木柱上方，刻着圖騰似的一張
臉，讓我聯想起許多神秘故事。木柱上豎寫着紅色

的「招財鑼」三個大字，下方掛着一張銅鑼，一
支木棍，木棍是供遊客取下去敲，於是山澗響起噹
噹噹聲，人們都充當求財者起來了。再走前幾步，
兩塊岩石上紅字各寫上「隨」、「緣」，合起來就
是「隨緣」了。莫非是說，求財也要隨緣？
走在這裡，空氣彷彿是綠色的，生氣勃勃地帶着

凜冽與甘甜，流入我們的心間。走到「聖水鐵索
橋」，稍一搖晃，橋便顫巍巍地抖動，嚇得膽小的
女生尖聲大叫，膽大的男人於是便一搖三擺，哈哈
大笑而去。那橋的兩邊繩索上，全繫滿了紅色布
條，想來是有講究吧？
走着走着，不覺來到「紅羅女文化園」，仰頭見

到一座漢白玉女雕像。紅羅女是鏡泊湖的象徵，被
譽為「鏡泊湖之魂」，文化園冠名，自然非她莫
屬。相傳，紅羅女本是湖畔漁夫之女，除貌美之
外，還能歌善舞，因入宮盜龍泉寶劍，被迫成為古
勃海國王的寵妃。湖怪黑魚精變身人形，進入宮中
成了妖妃，惑亂宮廷，鏡泊湖無端升起風浪，百姓
受苦。紅羅女為朝廷除害，流盡最後一滴血。傳說
究竟是傳說，信不信由你，但其中至少也寄託了人
們的美好願望吧﹖﹗
吊水樓瀑布和乘船遊鏡泊湖是兩大看點，既然瀑

布無景可觀，那麼排隊買票遊湖自然成了集中點。
天氣陰晴不定，本來陽光遍地，熱得冒汗，轉眼便
是烏雲遮天，我們剛發一聲喊，快跑！那雨就毫不
留情地下起來，先是幾滴，我們剛躲進售票處左近
的篷頂下，那雨就鋪天蓋地而來。那雨點飄忽，沙
沙擊在篷頂，我張望着，心想，這鏡泊湖的天氣變
幻莫測。但買了票，我們還得拚命向前，於是冒雨
撐傘跟着人流排隊，幸好，沒太久就獲安排上船，
但人太多，靠玻璃窗位置幾乎坐滿了人，有些夫婦
更帶着五六歲的小孩，極不安靜，連同其他同齡

人，在船艙裡大聲喧嘩，跑呀跳呀。船很快就在細
雨中開航了，我們好不容易覓得空位，打開窗口，
風從湖面上勁吹，讓人很難抵擋涼意。關上窗口，
船舷過道上不時有船客匆匆路過。遠處的青山不時
掠過，高低不同。導遊盡力提高嗓子介紹景點，但
還是給艙裡眾多的嗡嗡聲所擾亂，聽不分明。好像
聽說金正日帶着四個美女保鑣來過，斯大林兒子曾
由周恩來安排，在湖畔休養半年……當然還有各種
傳說。這鏡泊湖湖水粼粼，一小時後，只遊了小部
分，便上岸了。
在路邊農家大院式的菜館午餐，吃是「全魚

宴」。顧名思義，全魚就是各種各樣的魚，於是滿
桌皆是魚，老闆說，這都是從鏡泊湖捕撈上來的。
看起來讓人胃口大開，可是一旦吃起，卻又覺得太
多、太豐富了，我們幾個人哪能吃得完？老闆笑
說，不論幾個人，我們都要以全魚宴招待，這是我
們鏡泊湖的待客之道。一大半吃不完，有人說，打
包吧！
臨走時，上後院去。沿着一段土路，那洗手間不

分男女，沒有燈光，簡陋，只有蹲廁，旁邊有一桶
水，供人們洗手。當然是農村格局，讓人遙想起在
農忙時，在北京郊區
下鄉的學生歲月。
天色忽然又陰沉

下來，又是幾滴雨
點，我們趕緊上車，
剎那間，傾盆大雨就
下起來了。我們的
車子沿着原路，又
是樹林處處，雨
中，車子往牡丹江
方向駛去。

北方的西湖
百
家
廊

陶
然

︽
哪
一
天
我
們
會
飛
︾
，
我
接
觸

的
大
學
生
，
看
過
這
電
影
的
都
說

好
。
我
看
了
，
同
樣
散
場
時
紅
着
眼

睛
。
如
果
說
我
很
滿
足
，
是
因
為
那

份
香
港
感
覺
。

對
的
，
我
們
香
港
人
的
世
界
很
小
，
大

部
分
人
都
生
活
在
狹
小
的
空
間
，
每
天
都

在
上
學
、
放
學
，
上
班
、
下
班
的
短
線
哩

數
和
行
程
裡
度
過
；
吃
的
總
是
魚
蛋
、
粉

麵
、
魷
魚
和
餅
乾
，
飲
品
種
類
尚
算
多
。

我
們
基
本
生
活
條
件
的
選
擇
貧
乏
單
調
，

認
識
的
人
不
是
學
校
、
屋
苑
便
是
辦
公
室

裡
的
，
又
或
只
看
一
個
主
台
的
電
視
節

目
。
我
們
也
沒
有
國
家
的
視
野
。
我
們
沒

有
精
打
細
算
自
己
的
遠
大
前
程
，
頂
多
去

日
本
、
台
灣
、
韓
國
，
但
就
是
非
常
珍
惜

在
人
情
上
擁
有
的
一
切
。

社
科
調
查
說
香
港
人
最
重
視
家
庭
和
友

誼
，
且
願
意
為
之
賠
上
自
己
的
生
命
。
我

們
對
其
他
有
需
要
的
人
常
有
真
摯
的
憐
憫

心
，
對
可
以
付
出
的
義
無
反
顧
。
你
大
可

以
批
評
香
港
年
輕
人
目
光
短
淺
，
但
大
家

還
是
真
切
地
感
動
着
，
為
曾
經
相
信
的
、

依
然
嚮
往
的
，
單
純
地
愛
，
愛
得
落
地
有

聲
，
而
無
須
說
出
理
由
。
我
會
說
︽
會

飛
︾
與
︽
狂
舞
派
︾
同
出
一
源
，
這
回
導
演
黃
修
平

得
到
更
多
方
面
的
支
持
，
更
相
信
自
己
所
相
信
的
和

所
關
心
的
，
也
更
揮
灑
自
如
。

我
們
竟
然
在
舊
校
園
裡
，
在
一
切
最
基
本
的
設
施

和
社
區
中
，
回
顧
最
純
真
的
人
生
歷
程
。
所
發
生
的

其
實
無
甚
蹤
跡
，
記
錄
模
糊
，
但
多
年
後
回
憶
裡
的

都
異
常
清
晰
，
原
來
精
粹
和
至
為
重
要
的
，
都
完
整

留
在
漏
斗
裡
。
它
們
阻
止
我
們
遠
離
初
衷
，
永
遠
是

我
們
的
參
考
。
電
影
還
嘲
弄
教
育
圈
對
評
估
的
偏

重
，
對
數
據
和
步
驟
的
執
迷
，
如
何
捨
本
逐
末
，
驅

走
了
那
些
輕
如
羽
毛
的
夢
。

但
夢
總
是
會
遺
留
下
來
的
，
因
為
香
港
人
踏
實
的

生
活
，
把
口
號
和
規
模
都
括
號
起
來
。
他
們
不
怕
被

嘲
弄
或
譏
笑
所
提
出
的
是
多
麼
微
小
模
糊
，
或
經
受

不
起
考
驗
。
堅
實
的
信
念
總
會
受
到
尊
重
，
至
少
人

是
應
該
這
樣
生
活
的
，
保
存
清
澈
的
心
靈
，
想
飛
便

會
飛
。 想飛便會飛 翠袖

乾坤
文潔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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